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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史(4)                                101/ 3/ 26  釋清德 

佛法興起與佛法興起與佛法興起與佛法興起與印度的時代文明印度的時代文明印度的時代文明印度的時代文明    

((((一一一一))))古古古古印度時代印度時代印度時代印度時代的的的的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一章 第一節 

    釋迦牟尼（簡稱「釋尊」）誕生於印度，為人類開顯了真理與自由的光明。釋尊的出現人

間，有他的時節因緣時節因緣時節因緣時節因緣。 

印度文明的開拓者，是西方移來的阿利安人阿利安人阿利安人阿利安人。古印度文明史古印度文明史古印度文明史古印度文明史的開展，通常分為三期：一、

殖民於五河地方五河地方五河地方五河地方時期，二、移殖於恆河流域恆河流域恆河流域恆河流域時期，三、開拓南方開拓南方開拓南方開拓南方時期。  

恆河時期恆河時期恆河時期恆河時期，約從西元前十世紀西元前十世紀西元前十世紀西元前十世紀起，為印度文明的燦爛時期；這又可分為三期。 

 

    一一一一、、、、阿利安人阿利安人阿利安人阿利安人向南移殖向南移殖向南移殖向南移殖，，，，以拘羅為中心以拘羅為中心以拘羅為中心以拘羅為中心，是婆羅門教所說的「中國」。教典方面，先集

出古代傳來的讚歌『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三三三三吠陀吠陀吠陀吠陀，吠陀 Veda 是用

於祭祀的讚歌。 對祭祀儀式的規定，祭式及讚詞的意義，作更詳盡記述的成為『梵書梵書梵書梵書』。

那時的教義，確立了婆羅門教三綱婆羅門教三綱婆羅門教三綱婆羅門教三綱：：：：吠陀天啟吠陀天啟吠陀天啟吠陀天啟，，，，婆羅門至上婆羅門至上婆羅門至上婆羅門至上，，，，祭祠萬能祭祠萬能祭祠萬能祭祠萬能。1「吠陀天啟」是古

代傳下來的宗教讚歌，看作神的啟示。2「婆羅門至上」是神的啟示，分人類為四種階級四種階級四種階級四種階級：祭

司的婆羅門，武士（王）的剎帝利，自由工商的吠舍──都是阿利安人，享有宗教的再生權。

非阿利安的原住民，成為被奴役的首陀羅，死了完事，名為一生族。嚴格的階級，出於神的意

思；作為祭師的婆羅門，地位最崇高。3「祭祠萬能」是：神與人的關係，依於祭祠，祭祠為

宗教的第一目的。進而以為：天神，人，世界，一切因祭而存在；天神也不能不受祭祠的約束。 

此外，一般人民的低級信仰：息災，開運，咒詛，降伏咒法，後來集為『阿婆婆吠陀』。 

 

    二二二二、、、、阿利安人阿利安人阿利安人阿利安人漸向東移殖漸向東移殖漸向東移殖漸向東移殖，，，，恒河中流恒河中流恒河中流恒河中流出現了毘提訶王朝毘提訶王朝毘提訶王朝毘提訶王朝。不是純正的阿利安人，有悠久

的王統傳說。 那時拘羅中心的婆羅門，著重於祭祠的事相，努力使他通俗化；而恒河中流，

受阿利安宗教文化的熏陶，開展出新的文化──古古古古奧義書奧義書奧義書奧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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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苦行與隱遁者漸多，不再從事形式的祭祀，為衣食勞心，而專心於禪思。這種似乎

消極的學風，不但哲理深入，更有不受祭祀束縛的積極意義。  奧義書的勃興，由王家領導王家領導王家領導王家領導

思想，「婆羅門至上」，不能不退處於受教地位。奧義書重視真我的智識，祭祀已不再是萬祭祀已不再是萬祭祀已不再是萬祭祀已不再是萬

能能能能，，，，吠陀也不過是名目的學問吠陀也不過是名目的學問吠陀也不過是名目的學問吠陀也不過是名目的學問，與真我無關。 

奧義書的重要建樹有二奧義書的重要建樹有二奧義書的重要建樹有二奧義書的重要建樹有二：：：：一一一一、、、、真心的梵我論真心的梵我論真心的梵我論真心的梵我論；；；；二二二二、、、、業感的輪迴說業感的輪迴說業感的輪迴說業感的輪迴說。 

1 從『梨俱吠陀』的創造讚歌以來，一元一元一元一元傾向的創造神話，經理論化而成宇宙的本原，神

秘的大實在。在奧義書中稱之為「梵梵梵梵」；如顯現為人格神，就是梵天梵天梵天梵天。有情生命的本質，稱

之為我我我我。在生死歷程中，人類似乎是迷妄的，虛幻的；然探索到自我的當體，與真常本淨的

梵是同一的，所以說「我者梵也」。 

2 至於業感輪迴說業感輪迴說業感輪迴說業感輪迴說，是在生死相續中，依自己的行為依自己的行為依自己的行為依自己的行為────────業業業業，，，，造成自己未來的身分造成自己未來的身分造成自己未來的身分造成自己未來的身分。 

奧義書的業力說，與真我論相結合。「我」為自身的行為所限制，從此生轉到他生。對照

於自我的真淨妙樂，加倍感覺到人生的迷妄與悲哀，因而促成解脫思想的隆盛促成解脫思想的隆盛促成解脫思想的隆盛促成解脫思想的隆盛。 

真我論，為吠陀文化的開展；而業力說卻是時代的新聲，是不公開教授的。業力與真我相

結合，而後隨業輪迴；首陀羅人如此，阿利安也如此。反之，如依智而悟真我，首陀羅也能入

於不死的梵界。  

奧義書的精神，顯然存有革新婆羅門教革新婆羅門教革新婆羅門教革新婆羅門教的意義。這是阿利安人文化到達東方，展開溫和溫和溫和溫和

宗教革新宗教革新宗教革新宗教革新的前奏。 

 

    三三三三、、、、毘提訶王朝沒落了。約在西元前六世紀初西元前六世紀初西元前六世紀初西元前六世紀初，恆河南岸恆河南岸恆河南岸恆河南岸，，，，以王舍城為首都的摩竭陀以王舍城為首都的摩竭陀以王舍城為首都的摩竭陀以王舍城為首都的摩竭陀，

建立尸修那伽王朝尸修那伽王朝尸修那伽王朝尸修那伽王朝。摩竭陀也是毘提訶族；而恒河北岸，形成小邦自立。恒河兩岸恒河兩岸恒河兩岸恒河兩岸，雜有非

阿利安人的東方，受阿利安文化影響，展開思想的全面革新展開思想的全面革新展開思想的全面革新展開思想的全面革新，這就是反婆羅門的沙門文化沙門文化沙門文化沙門文化。 

  沙門沙門沙門沙門，本為婆羅門教所規定的，再生族晚年，過著林棲與隱遁期的名稱。 東方不受婆

羅門教的限定，不問階級，老少，都可過沙門生活；因而遊行乞食，從事宗教生活的沙門團，

流行起來。 沙門團很多沙門團很多沙門團很多沙門團很多，，，，著名的有六師著名的有六師著名的有六師著名的有六師：富蘭迦葉，末伽黎拘舍羅子，阿夷多翅舍欽婆羅，

鳩（羅）鳩陀迦旃延，散惹耶毘羅梨子，尼乾陀若提子。 六師的共同傾向六師的共同傾向六師的共同傾向六師的共同傾向： 

(一)、分析人生（宇宙）的要素，大抵是二元論的，是機械的「積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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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到事物的認識。新宗教的思辨，多少了解事物的相對性。 

(三)、論到行為的善惡。六師的宗教生活，是修定主義，苦行或是任性的隨緣，以求人生

苦迫（現生或來生）的解脫。 

    神意論者神意論者神意論者神意論者，，，，定命論者定命論者定命論者定命論者，，，，無因的偶然論者無因的偶然論者無因的偶然論者無因的偶然論者，，，，道德的引起懷疑道德的引起懷疑道德的引起懷疑道德的引起懷疑，，，，行為又或苦或樂趨於極端行為又或苦或樂趨於極端行為又或苦或樂趨於極端行為又或苦或樂趨於極端。 

時代的思想界，活躍而陷於混亂。釋尊適應這一情形，在理性與德行的基礎上在理性與德行的基礎上在理性與德行的基礎上在理性與德行的基礎上，後來居上，

建立實現解脫的正道。 

 

 

((((二二二二))))佛法佛法佛法佛法對對對對古古古古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印度文明的抉擇的抉擇的抉擇的抉擇 

《以佛法研究佛法》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九 釋迦的真諦) 

    釋迦牟尼創設的佛教佛教佛教佛教，為東方新宗教的大成功，給人類尤其是亞洲亞洲亞洲亞洲非常的影響。 釋尊

的佛教，自有獨到的深見獨到的深見獨到的深見獨到的深見，，，，然也熏陶於印度的文明熏陶於印度的文明熏陶於印度的文明熏陶於印度的文明，需適應印度文明。他攝取精英，吐棄糟

粕；從中看出釋迦的真諦。 

(1)對於傳統婆羅門教 

(A)否定的 

對於西方傳統的婆羅門教對於西方傳統的婆羅門教對於西方傳統的婆羅門教對於西方傳統的婆羅門教，釋尊的說教雖是溫和的，而實幾乎全部否定幾乎全部否定幾乎全部否定幾乎全部否定。1 釋尊否認否認否認否認傳說

吠陀的梵天吠陀的梵天吠陀的梵天吠陀的梵天，即從根本否定一切。關於創造神話創造神話創造神話創造神話，，，，釋尊稱為「尊祐論」，不免影響人類的努力

與責任心。重天輕人的思想，以為天上不過是長壽富樂，他的前途只是沒落。不能進求真理與

自由的享欲，實值不得羨慕。「人身難得」的名句被提出。「人間，於天（神看來）則是善處」。

「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明確的讚歎人間的優越，引導人類從求生天國求生天國求生天國求生天國的思

想中解放出來。這傾向必然到達反他力反他力反他力反他力的結論；祈禱天神等於投石水中，站在岸上祈求，妄

想大石的浮起來。人的前途，決於自己的行為（業），決不因天帝與祭師的祈禱而有所改變。 

2 婆羅門教的祭祀萬能祭祀萬能祭祀萬能祭祀萬能，特別是血祭血祭血祭血祭，釋尊是反對的。 

3《阿闥婆吠陀》以來的咒法咒法咒法咒法，，，，占卜星相等一切迷信占卜星相等一切迷信占卜星相等一切迷信占卜星相等一切迷信；；；；釋尊的見解，這純是無知的迷信。 

總之，因神權神權神權神權而引起的祭祀祭祀祭祀祭祀、、、、咒術咒術咒術咒術，給予徹底的廓清。 假借神權神權神權神權而確立的四姓階級四姓階級四姓階級四姓階級，以

為只是社會的分工社會的分工社會的分工社會的分工，無所謂優劣。假託神權的階級制，這種人為的階級制，沒有接受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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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融攝的----有關人生道德 

相反的，婆羅門教的積極成分，即有關人生道德的有關人生道德的有關人生道德的有關人生道德的，釋尊盡量融攝他融攝他融攝他融攝他，使他從神祕的宗

教與不平等的階級中解放出來。 

如《家庭經》、《法經》、《摩訶婆羅多》等，都重視國民的道德。他們稱之為「法」，即「達

磨」。法，是人生正常的生活；社會習慣，善良風俗，凡合於正確的軌律，都是法。   

正法中心的佛教，重視人生道德，破除神權與人為的階級，，，，實與西方系有共同傾向。如

五戒五戒五戒五戒（佛教特別禁酒），十善十善十善十善等是「世間常道」。 

釋尊繼承阿利安人的寶貴傳統，還巧妙的淨化他。1 婆羅門教的祭祀，要用三火三火三火三火，佛也教

他們供養三火供養三火供養三火供養三火，供養父母供養父母供養父母供養父母名根本火，供養妻兒眷屬供養妻兒眷屬供養妻兒眷屬供養妻兒眷屬名居家火，供養沙門婆羅門供養沙門婆羅門供養沙門婆羅門供養沙門婆羅門名福田火（雜

阿含卷四‧九三經）。2 他們禮拜六方六方六方六方，佛也教他們拜六方，是親子、師生、夫婦、朋友、主

從、宗教師與信徒間的合理的義務。 這些，肅清神教的祭祀儀式，把人類合理的生活，確立

於社會的正常關係上，實為根本佛教的特色。  

(2)對奧義書思潮的認同與批判    

(1)理性思辨與直覺悟證 

    奧義書思潮的理性的思辨奧義書思潮的理性的思辨奧義書思潮的理性的思辨奧義書思潮的理性的思辨與直覺悟證直覺悟證直覺悟證直覺悟證，為佛教解脫論的重心。然因深刻的了解，所以能

徹底的批判。   

奧義書以為自我是真常的自我是真常的自我是真常的自我是真常的，，，，妙樂的妙樂的妙樂的妙樂的；釋尊卻說：「無常故苦無常故苦無常故苦無常故苦，，，，苦故無我苦故無我苦故無我苦故無我」。自我的錯覺，

正是生死的根本。因為從現實經驗出發，人不過是五蘊、六處、六界的和合相續，一切在無常

變動的過程中，那有真常妙樂的自我？出發於經驗的分析經驗的分析經驗的分析經驗的分析，作理性的思辨理性的思辨理性的思辨理性的思辨，再作直覺的體悟直覺的體悟直覺的體悟直覺的體悟；

所以說：「要先得法住智先得法住智先得法住智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後得涅槃智後得涅槃智後得涅槃智」。重視經驗的事實經驗的事實經驗的事實經驗的事實，佛教與奧義書分流。  

(2)輪迴說 

輪迴說輪迴說輪迴說輪迴說，原則上接受。但初期的業，側重善惡的行為善惡的行為善惡的行為善惡的行為；關於業的體性，還少考慮。  

(3)苦行與瑜伽 

奧義書時代流行苦行與瑜伽苦行與瑜伽苦行與瑜伽苦行與瑜伽。。。。 傳說釋尊修學時代，曾從阿羅邏伽藍摩、鬱陀迦羅摩子專

修瑜伽，繼而捨棄；又專修苦行六年，又捨棄；然後到佛陀伽耶自覺成佛。這明顯表示不滿。   

瑜伽或禪定，為攝持身心，以達內心澄靜的直觀，為證悟的重要方法。修習禪定，每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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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身心的超常經驗；然易走上神祕的迷信神祕的迷信神祕的迷信神祕的迷信，，，，誇張神通誇張神通誇張神通誇張神通的流弊。釋尊把他安放在正確的見解，

純潔的行為上。解脫不一定要深入禪定；慧解脫阿羅漢，是不得深禪的；當然也沒有神通。即

使修得超常的經驗──六通，也不許「向未受戒人說」。如虛偽宣傳自己有神通，就犯波羅夷罪，

要逐出僧團。 總之，釋尊深入奧義書與瑜伽瑜伽瑜伽瑜伽，認識他的長處，更能了解他的危險，所以採採採採

取精意取精意取精意取精意，，，，又能防範他又能防範他又能防範他又能防範他。  

(3)與東方新宗教的同異 

    佛教的真精神，如注重現實經驗注重現實經驗注重現實經驗注重現實經驗；重視變化；尊重自由思考；主張種族平等；反對吠陀

權威，這些，都與東方的新宗教，採取同樣的立場。  然也有不同： 

一一一一、、、、抨擊極端的縱欲與苦行抨擊極端的縱欲與苦行抨擊極端的縱欲與苦行抨擊極端的縱欲與苦行，倡導不苦不樂的中道，為釋尊徹始徹終的教說。  

二二二二、「、「、「、「命則是身命則是身命則是身命則是身」」」」的唯物論的唯物論的唯物論的唯物論，「，「，「，「命異身異命異身異命異身異命異身異」」」」的二元論的二元論的二元論的二元論，，，，加上加上加上加上「「「「色色色色（（（（心心心心））））是我是我是我是我，，，，無無無無二無異二無異二無異二無異，，，，

常存不變常存不變常存不變常存不變」」」」的梵我論的梵我論的梵我論的梵我論，一一加以破斥，代以不落兩邊不落兩邊不落兩邊不落兩邊，，，，無常無我的緣起論無常無我的緣起論無常無我的緣起論無常無我的緣起論。  

三、新思想的缺點，在破壞舊的而不能確立新的；見到變動而不能見到變動雜多中的條理，

不能確立崇高的理境，傾向於庸俗的功利的世界。釋尊起來糾正他，指出真實的事理真實的事理真實的事理真實的事理，，，，中道中道中道中道

的實踐的實踐的實踐的實踐，，，，究竟的歸宿究竟的歸宿究竟的歸宿究竟的歸宿，給以「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質，也就是真理與道德的建設真理與道德的建設真理與道德的建設真理與道德的建設。   

釋尊從自覺獨到的境界裡，綜合東西印度的文明，加以洗鍊，完成折中東西的新宗教。     

 

 


